做科技报国、教书育人的先锋

——在教书育人楷模先进事迹报告团示范宣讲活动上的报告
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 高松
各位老师、同学：
大家好。
我是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师高松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，能够参加教育部和光明日报社组织的教书育人先进事迹宣讲团，感到非常荣幸。在此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交流我的教师之路上的点滴体会，题目是“做科技报国、教书育人的先锋”。 
我是在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。48年前，我出生在安徽一个偏远的县城，父母都是党员，分别是中小学教师。上个世纪70年代初，不少人都为了“农转非”想挤进城里，可父亲却为了农村教育事业，毅然舍弃县城相对舒适的生活，带着全家搬到艰苦的农村，筹建瓦房中学。父亲谦和朴实的 处事风格、坚韧执着的人生追求、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，使我认识到：平凡的生活中，有更重要的东西可以追求，要做 对社会有益的事，要为理想努力拼搏。从小，在我心里，就埋下了从事人民教师这一崇高职业的种子。
1981年，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。北大化学系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，和严谨的学习风气。我担任81级四班的团支部书记。记得那个时候，班里办了一本油印的刊物，名字叫做《觅》，大学阶段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，在探求知识的过程中，认识自己，寻觅自己的人生之路。我至今难以忘记班里组织的第一次活动——爬香山，那时大家风华正茂，一路畅谈，充满着对于未来的憧憬。毕业25年后，我们相聚在内蒙草原，享受自然之美，同学情谊。这种纯洁友爱的同学大家庭，也为我不断成长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。我不断地在大学学习生活的实践中调整、充实自己，慢慢地，我发现，我越来越喜爱化学，确定了通过化学的研究和教育，来造福社会的信念。同时，我也逐渐认识到，个人不能脱离集体、社会而存在，个人的价值就在于对社会的贡献。
读研究生时，我师从中科院院士、著名化学家徐光宪教授。徐先生在稀土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被外国同行称为“中国冲击”，并于2008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。徐先生宽厚包容，对党饱含深情，即使被下放到江西放牛，也从未动摇过对党的追求。他几次因国家需要改变研究方向，原本在国外求学期间研究的是量子化学，后转而研究核燃料化学，又转而研究稀土化学与稀土分离。即使70多岁以后，仍不停思考，1990年，在济南参加全国量子化学会议，我曾陪徐先生住在一起，当时徐先生在做原子簇的结构规则研究。当思想的火花闪现，哪怕凌晨三、四点，他也要马上起床记下来。他那份在科研工作中全心投入的精神令我至今难忘。1992年，我刚博士毕业，徐先生带我一起去广州参加中日双边稀土会议，他鼓励并推荐我作大会发言，对于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我来说，这是莫大的鼓励。在徐先生身边，你常会有润物细无声的感觉。他追求党的教育事业、追求科学和提携后学的精神，激励我不断进取，也时时提醒我，作为一名党员对祖国的责任和担当。
“科学的春天”激励了一代青年人。1978年，拨乱返正后的中国大地生机盎然。应该说，我们是幸运的一代。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，我们这一代，刚好赶上了科学的春天。然而，“文革”浩劫，使中国的科学与教育，与国际先进水平拉开了更大的差距。“攻城不怕坚，攻书莫畏难。科学有险阻，苦战能过关”，30多年前，叶帅的《攻关》诗成为激励我们热爱科学、刻苦学习的精神动力，也把追求科学、探求新知的种子播撒到我们心灵深处。如今，科教兴国、人才强国已经成为国家强盛的基本战略。
1985年，我的本科论文，是合成稀土与氨基酸的配合物。1987年，以此工作，我有幸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，就是在南京举办的国际配位化学会议。从这个会议开始，也逐渐体会到学术交流，对于年轻人成长的重要。
1986到1988年，硕士期间，在李标国老师的具体指导下，我在广州郊区的珠江冶炼厂前后做了近一年的工业实践，负责南方稀土分离工艺的优化设计，和一步放大工业试验。当时，工厂条件很艰苦，盐酸呛鼻、刺眼，但是，我们和工厂的技术人员、工人一起，快乐地工作着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问题。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：一方面，从基层实践中增强了与人沟通，向他人学习，推进工作的能力；另一方面，在实践中屡次碰到的技术难题也使我认识到，技术创新需要以基础研究做支撑，我的学术追求从此开始转向 基础理论研究。
基础理论研究到底应该怎么搞？如何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向？我们不能总是跟着别人跑，别人做什么，我们也跟着做什么。只有从事原创性的研究，才能成为科学的“领跑者”。 1990年左右，经过深入的思考，也是在徐先生的支持之下，我选择了分子磁性这一多学科交叉的新兴领域。设计和制造具有期望功能的新材料一直是化学家的一个追求。分子磁性 研究的目的，就在于通过设计和调控分子中磁矩的排列、取向和相互作用，构筑具有特殊性质的磁性材料。这对于发展新材料及其新应用，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。
我很幸运，选择了一个刚刚兴起的多学科交叉领域。杨振宁先生在谈到做科研的启示时就曾说过：“最好在领域开始时进入一个新领域”。
1995年至1997年期间，我申请到洪堡奖学金，到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。留德期间，我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，守在实验室进行研究，泡在图书馆最新的文献中。同时，也注意和欧美著名学者的交流，虚心学习请教。那段时间，对于我开阔研究视野，了解国际化学发展前沿，都有很大帮助。那时也结识了一些其他学科的洪堡学者，和其中做物理的苏刚教授，在回国后，我们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合作。
分子磁学，作为一个崭新的物理、化学和材料的交叉领域，其研究面临很多新的挑战。基础研究周期长、花费高、风险大。我们在开始研究阶段，条件也比较艰苦，仪器运行开销大，液氦要100多元一升。我们想方设法地节约成本：将液氦挥发成的气体回收到气囊里，在地下室小车间里安置一台压缩机，把氦气压缩到钢瓶中，再将钢瓶送到科学院低温中心折换液氦。这个回收方法将成本节约了近一半，但是 运转起来很麻烦：如果气压太大，需要及时打开压缩机进行压缩，必须有人值班。我们在实验室放了张行军床，我和最初的几个研究生、博士后一起，经常不分昼夜地守在仪器前，监测实验进程，测量实验数据。虽然过程繁琐、辛苦，但是 我们也体会到实验进展的兴奋。十年磨一剑，2003年，我们率先报道了世界上第一例同自旋单链磁体，将诺贝尔奖获得者Glauber提出的理论模型预测，以分子实物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，这项研究成果立即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，目前已经被引用近300次。2006年，我们在分子磁性研究方面的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。
2010年以来，我们研究组，通过控制稀土离子处于轴对称配位环境的方法，构筑了两类只含有一个磁性中心的单分子磁体，并由此提出了“单离子磁体”概念。特别是，2011年，首次发现单磁性中心的稀土金属有机化合物，在低温(5 K)下存在磁滞行为，表现出磁双稳态。该分子仅含19个非氢原子，是迄今世界上最小的分子磁体。美国化学会《化学与工程新闻（Chemical＆Engineering News）》，以“单分子磁体进化”为题进行了专栏评述，认为这一金属有机单离子磁体，为单分子磁体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。而单分子磁体，未来有希望为发展高密度信息存储、量子计算和分子自旋电子学提供新的材料。1998年到现在，我与合作者在配位化学和分子磁性领域发表SCI论文350余篇，累计SCI引用一万两千(12400)多次，h指数59。这组让许多国际同行关注的数字背后，是我们20多年来孜孜不倦奋斗的结果。
回想起我独立开展学术研究，刚开始几年的经历，有两点感触，一是亲自动手，你才能真正发现问题之所在，二是 坚持不懈和不断思考，才能逐渐深化对于问题本质的理解和认识。
我们的实验室，还是一个开放的实验室。其实，仅仅把自己的研究做好还不够，只有带动和促进国内同行一起进步 才能对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而且，我一直认为，帮助他人，也是帮助自己。1997年以来，作为最早购置磁测量仪器的国内化学研究单位，我们将实验室仪器向国内外同行开放，经常帮助其他研究组进行样品的磁性测试，并开展广泛的科研合作。直到现在，我还经常收到从外地寄来的样品。甚至有一位研究者，我们给他测试了很多年的样品，却一直未见过面。我们的努力也推动了我国分子磁体研究的快速发展。2010年10月，我作为大会主席，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第12届国际分子磁体会议。这是该会议举办二十多年来，首次选择中国作为东道主，说明了国际同行对中国分子磁体研究的承认，也是对我们在该领域贡献的肯定。
教书育人，回馈社会。我曾于2000到2010年十年间，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和院长。现在还担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，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副主任。还有不少学术兼职，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化学组成员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第六届全委会委员，教育部化学基础课程指导委员会委员，全国名词委员会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，中国科协全委会委员，北京市科协委员，中国化学会、中国稀土学会、中国晶体学会的常务理事。同时，还担任国内外十余种学术期刊编委、顾问编委、主编和副主编。我想，只要是为促进中国化学学科发展的事情，耗费再大的精力，也是值得的。担任学院院长期间，我尽力服务全院师生，努力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和学术氛围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，为年轻的教师和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。特别是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，花费了很多心血。2006年以来，我们学院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十几位优秀的青年学术带头人。经过学院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，北大化学学科排名位于全国第一，并且已经跨入世界前列。
尽管我现在有一大堆头衔：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等等。但我始终认为，我的“第一身份”是教师，教书育人是我的天职。我刚入北大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有祺老师对我们说：“你们进了北大，是化学系的大学生了，你们都是化学家，You are all Chemists。”简单一句话，让年轻学子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憧憬。因此，不管科研与行政工作多么繁忙，我一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。这样做，也是自身学习和提高的过程。近年来，我还主编了本科生《普通化学》教材、积极组织和参与本科生《无机化学》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革实践。
在对学生培养的过程中，我注重激发学生自身的兴趣和创造力，鼓励他们独立和批判性地思考，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会，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国内外的学术活动。
有人问我：为什么把办公室设在实验室隔壁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方便与学生交流。平时我在办公室，只要亮着灯，总会有学生来敲门讨论问题，很多时候是本科生。也有人认为，从事前沿研究的科学家，教授本科生基础课对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帮助相当有限。但是，我觉得，教与学是可以相互促进的。在我的心里，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教师。我现在常常问自己，我还是一名合格的教师吗？我有多少时间在给学生上课，又有多少精力在和研究生研讨学术？不论科研任务有多繁重，我都始终坚持将培养学生放在首位。通过每周三晚上例行的小组讨论会，和学生讨论交流最新文献，和各自的研究工作进展。作为一种工作习惯，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外出差，我都会把相关学术杂志上的最新动态介绍给大家，看到与组里研究方向有关的文章，就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相关的同学。遇到什么新的想法，我也会及时发一条短信与学生一起分享。
学无止境，师更无止境。我还需要不断学习，充实提升自己，才对得起教师这一崇高职业。面对学生求知若渴的眼神、家长望子成龙的期盼和社会热议的“钱学森之问”，我必须做好教学这个“良心活”。十几年来，我共培养毕业了博士生19名，其中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，一人获提名奖。博士和博士后中，两人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。
曾经，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极目远眺；现在，我愿甘为人梯，托起祖国的未来。当看到学生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时，当看到学生选择以科学研究为职业时，我感到欣慰，觉得我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其实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凡，是一名人民教师应尽的职责，但是，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，这是对我的莫大鼓励，更是对我的极大鞭策。今后，我将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、在教书育人的征程中，为国家的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添砖加瓦，为党旗增光添彩！
最后，借此机会，衷心地感谢我的所有老师。
谢谢大家！
